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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卷  解己囊惠周合邑　受人托信著遠方

　　一

　　積書未必兒孫讀，白鏹遺留或受貧。

　　不若暗中行好事。子孫富貴永千春。

　　俗語云：「掙得好祖宗，然後有好子孫。」而子孫之福澤久遠與否，悉視祖宗積德之大小為準。蒼蒼者如量以償，猶如天平上

稱兑過的一般。嘗見庶民之家，貧者忽富，賤者忽貴。推其先世，必做下一二樁濟人利物的好事，所以子孫得受其報。然或一二傳

後，遂至陵夷衰微，畢竟其先世善根種得未深，而子孫又不能善承先志，所做的事，反去剝削元氣。如祖宗積下銀錢，只管將他浪

費，但有出氣，沒有進氣，焉有不告竭之理？而世家大族，傳之數百載書香不斷，科第綿延，狀元、宰相，竟如他家故物，此豈天

意獨厚於他？蓋其先世有大功大德，培養深厚，為子孫者，又能攔續下去。譬如根本既茂，又復勤於澆灌，焉有不一日茂盛一日之

理？

　　今先說一段洞庭東山席氏故事與看官們聽。洞庭有東山、西山，在太湖中，蘇州府吳縣所屬，土沃民饒。席氏住在東山，積世

富厚，子孫繁多，尤稱富焉。人徒羨其家業富厚，不知其上世有一樁陰德培養出來的。

　　話說席氏上祖有名某者，明朝秀才，為人忠厚正直，好行善事，見人患難，心常切切。因家計不足，處館餬口，人見其品行端

方，教子弟肯盡心竭力，爭延為師。每至歲底，散學歸家，雖有數里之遙，絕不要舟輿相送，只是徒步而歸。

　　一日，正當散學之期，別了主人、生徒，起身歸去。走至半路，天忽下起雨來，頭上沒有遮蓋，腳下路滑難行，只得躲在人家

屋槽下，等雨過再行。等了一回，那雨一陣一陣，越下得大了，隆冬天道，看看天色漸黑，行走不得。別人當此，不顧這家認得不

認得，且叩門進去坐坐也好。席秀才是謹慎人，見天昏雨暗，恐怕敲門打戶驚動人家，故但呆呆立住，如釘在人家門首的一般。

　　等了好一回，雨聲漸小，聽見裡邊有婦人哭泣之聲，悲悲切切，其聲甚慘。側耳細聽，卻是婆媳兩個，噥噥唧唧，說一回，哭

一回。一個老年人聲音說道：「媳婦，我本舍你不得，但家中柴米俱無，如何過活？只得勸你走這條路，免了餓死在家。」一個年

少聲口說道：「婆婆，我與你朝夕相依，一刻離開不得。我若去後，你孑然一身，益發孤淒了，如何是好！」彼此絮語都是淚出痛

腸的話。不唯門內哭個不已，連門外聽的席秀才也慘然下淚起來，心內想道：「世間乃有如此窮苦無告的人。我輩布衣得暖，粗飯

得飽，室家完聚，不愁離散，就是上界神仙了。」直至半夜以後，裡邊的哭聲已息，席秀才猶嗟歎不已。正如少陵詩上所云：

　　夜久語聲絕，如聞泣幽咽。

　　把自己一夜立在簷下的苦處倒忘記了，而替人苦楚的心腸反牽掛不下，固想出一條計策來。天色才明，路上漸有乾處，遂記定

這家門徑，匆匆走去。走過一二十家門面，有一認識店家正在開店，見了席秀才，便問道：「從何處來？這樣早法？」席秀才便即

走進：一則立了一夜，暫坐片時；二來要問哭的那家姓甚名誰。因將昨夜簷下躲雨，裡邊婆媳兩人許多悲切的言語，告訴了一番，

道：「吾兄近在咫尺，必知其細。」那人道：「可有一門一口，泥牆對過這家麼？」席秀才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道：「這家姓劉。

其人叫劉達觀，做木匠的。五年前出門，到江西去了，音信全無，丟下一母一妻在家，衣食都缺，不能存活。其母只得將媳婦轉

嫁，得些財禮濟急。聞說已有人家，兩三日就要娶去了。想是不忍分離，所以徹夜啼哭。但相公立了一夜，吃了苦了，洗洗臉，吃

些點心再走罷。」席秀才道：「這到不消。有筆硯借一付，不拘甚殘紅紙與我一張，你自開店做生意，我到店後邊寫一個信。」

　　其人將席秀才領到店後，紙墨筆硯現成，拱一拱手，道：「失陪，失陪。」自去做買賣了。席秀才便假作劉達觀聲口，寫了家

信一封，身邊摸出館中送的束脩十兩，連信一總封好，起身作別。店家正在忙亂時候，亦只一拱相送，不來管他長短。

　　那席秀才回轉身來，悄悄走到劉家門首，推門進去，問道：「這裡可是劉家麼？」裡邊應道：「正是。」便道：「你家劉達觀

在江西寄一封銀信在此。」婆媳聽見，連忙走出。席秀才便將銀信放在桌上，道：「請收了。我別處有事，不能擔擱。」說罷，回

身就走。其母還要留住問他兒子若何，趕出門來，已走遠，叫不應了。遂拆開信包來看，見十兩雪白銀子，信上的字卻不識得，央

一鄰人念與他聽，寫道：「在外甚獲財利，來年四月一定歸家。先寄銀十兩，暫作家中用度。」婆媳聽了，歡喜無限，便將銀子換

錢，糴米買柴，安然過日，把轉嫁事丟過一邊。說過這人，聽知其夫現在，也不好提起了。

　　席秀才回家，絕不向家中說起，又在別處挪移，以作度歲之用。來年依舊到館教書。每到劉家門首，急急走過，唯恐撞見他家

婆媳，反若做下虛心事的一般。

　　那知事有湊巧，到了四月中旬，其子劉達觀果然歸家，囊中果然獲有重利。母妻接見大喜，日間忙忙的不及細談，燈下共坐，

各訴衷腸。其母道：「千虧萬虧，虧了你舊年歲底寄了銀信回來，今日方得重聚。若無信到，我婆媳兩人不是雙雙餓死，你妻子定

屬他人了！」其子愕然道：「家中苦楚，我原曉得，只因一時不能脫身，故久留在外，又無便人，要寄一個空信亦所不能，何況銀

子？，舊年銀信，不知從何而來？」其妻道：「你書中說四月到家，果然四月歸來，如何不是你寄來的信？況人家銀子怎樣多法，

肯拿來養活別人的娘親、老婆？」其夫道：「這又奇了！我不信。」其母道：「銀雖用完，書信尚在，我去取與你看。」隨即取

出，付與兒子，道：「這不是你的信麼？」其子看了，遲疑了一回，便道：「我理會著了。這定是一個大行善的人哀憐我家窮苦，

假寫此信，將銀寄來，救我母妻性命，免我夫婦分離。但不知其人是誰？何處報他大恩？」婆媳齊聲道：「若果如此，真正是我家

救苦救難的大恩人了！」其子又問：「送信時，娘親曾看見此人麼？」其母道：「見是見的，但他放了信，匆匆就走，未及問他姓

名，且認得不清楚，看去是一個讀書人模樣。」其子道：「我明日細細訪問，總有著落的。」

　　過了一夜，劉達觀絕早起身，便去訪問鄰右。一來久不會面，本應望望；二來就將這樁事訪問，看可有人曉得也否。要知世雖

澆薄，善心未泯，有此好事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傳到席秀才借紙筆這店家耳中，便說道：「寫假書寄銀的，定是席秀才所為。

」劉達觀聞有人曉得，便來細問。那人道：「這銀信可是某月某日早上寄來的麼？」達觀應道：「果是此日。」那人道：「這日早

上，席秀才走來告訴我道：『昨夜遇雨，躲在人家屋簷下立了一夜，裡邊聞有婦人哭聲。』因問這家何姓何名，為著何事啼哭，我

便一一對他說了。他便說：『要寫便信一封』，就坐在店後寫了。又窺見他身邊摸出一包銀子，連信一總包好。臨出門，見他又往

西走。不上一刻，又從店前經過，才回家去。這寄信的，不是他是誰？」劉達觀點點頭，便問明席秀才住居，到家對母親妻子說

了，急忙走去拜謝。

　　那日，席秀才家中正為兒子行聘，親朋滿座。達觀走進，便問道：「那位是席相公？」席秀才道：「在下就是。」那達觀便叩

下頭去，口稱：「席相公，你是我大恩人，特來叩謝。」席秀才以手扶住，道：「我與足下素昧謀面，有何恩德於你？請問尊姓大

名？」答道：「我即做木匠的劉達觀，才從江西回來。，舊年冬底，家中正愁餓死，蒙相公托我名字，寫書寄銀，不至母亡妻嫁，

皆出相公之賜。此恩此德，何日得報！」席秀才笑道：「足下莫要認錯了。我一處館貧士，那有餘銀贈人？或另有人周濟你家，卻

不是我。」達觀道：「相公不要瞞我了。現有你親手寫的筆跡在此，請眾位相公共看。」

　　眾人始初聽了，半信半疑，及見了書信筆跡，爭向席秀才道：「這書果是尊筆。如此盛德的事，何用推托不認？」席秀才只是

搖頭。劉達觀道：「相公果是施恩不望報的君子。我雖是無知小人，何忍沒相公大恩！」席秀才道：「還有一說，我書中隨手寫你

四月歸來，你果然四月歸家，此是天意使然，何關我事？」

　　達觀因問今日有何喜事，席秀才道：「是小兒行聘。」達觀道：「我今日送還相公銀子，諒相公必定不收。小相公畢姻在即，

我送一張做親牀過來，聊表微敬，求相公不要堅卻。」眾人不待席秀才開口，都道：「好，我們勸席相公領你情便了。」達觀遂起



身別去。

　　親友齊贊道：「席兄，你一介寒儒，解囊完人夫婦，已屬難得。做了這樁善事，不肯認在身上，尤人所難能。看來你的好事做

得盡多，特不肯告人，所以我等不盡曉得。」大家贊歎不絕，反弄得席秀才跼蹐不安。

　　到兒子成婚時，劉達觀果然送一張大牀來，以作賀禮。席秀才只得受了，就作做親新牀。在此牀上，連生三子，大以為吉利。

其後子孫做親者，皆用此牀合巹，無不多子。至今其牀安放祠堂中，以上為子姓大婚公用，結親十日內仍歸舊所。而席氏後人出仕

者，皆至大官；經商者，盡成巨富。傳至數百年，族姓益繁，門第日盛，豈非上世積德之報？

　　然天下善事無窮。嘗從浙江往回，人人爭誇德清蔡氏之盛，因考其先代遺澤，人所萬萬不能及者，試聽下回說來與看官們聽。

　　二

　　富豪家計尋常有，積德施恩若個能？

　　數十萬金輕一運，於孫科第永飛騰。

　　話說功名莫重於科第，科第莫重於鼎甲。往往一縣之大，科第絕少，鼎甲尤不易見。浙江德清縣蔡氏，一門之內，科第累世不

絕，大魁天下者二，此豈無故而致然哉？蔡氏先世有諱凱者，字元凱，號節庵。父為一東都司，家資富有，德清縣中推為巨富。節

庵平日慷慨仗義，周急救難，一歲中嘗做幾樁好事，鄉黨無不悅服，即當道官府亦敬重他的。

　　德清舊有的學宮，與街市相近，未免囂雜，士子肄業，每患喧擾。縣公欲另建他處，苦無善地可遷。謀之邑中紳士，你推我

讓，無一肯擔承其事者。節庵道：「要地不難。吾聞蘇州府學是宋時范文正公舊宅，堪輿家說：『此地風水極佳，建宅於此者，要

出一斗芝麻數目的科第。』文正道：『吾德薄不足當此，請建為府學，使蘇州一府，科第不絕。』我雖不敢高比古人，心中極是企

慕。我家有地一塊，與市廛卻遠，形勢高厚宏曠，堪輿家亦言風水好，居之多出科第。吾亦欲如齊正公所云，以建學宮，有利士

子。不知父台以為何如？」縣官道：「蔡年兄有此義舉，是最妙的了。」眾鄉紳亦道：「兄能若此，為功一邑不小。」遂將此地建

立學宮。其後邑中果然科第不斷。

　　再說明朝州縣漕糧，不比如今定制，有衛官旗丁解運，都點盈實民戶，解往通州。當此差者，往往至於破家蕩產，民間不勝其

苦，甚至賣男賣女，連性命多保不住的。惟鄉紳上戶方得例免。此是明朝第一不公道的弊政！

　　那年正當點派糧戶的時候，有鄰人走來，向節庵道：「今年點著解糧，缺少盤費，欲要借貸數百金。」節庵也不言肯，也不言

無，但道：「再作商議。」兩三日間，為著解糧來借貸者不一而足，節庵皆以「再作商量」一語應之。眾人都疑心道：「他是最慷

慨爽直的人，為何此番倒像慳吝起來？」那知節庵另有一種意思。他因見人民困苦，動了一個救拔的念頭。

　　一日，來見縣官。縣官接進內堂，分賓坐定，便問起運糧之事。縣官道：「已點定某某名戶，著他解去了。」節庵道：「某某

家道都窮，不能勝任，求老父台另點一人罷。」縣官道：「本縣是秉公點定的，並無偏向，已經點過的不便再點。除了某某，比他

更苦的又不好點得，叫本縣也無可奈何。」節庵道：「待治晚解去，如何？」縣官道：「年兄，你又說笑話了。年兄是仕宦人家，

例免此投，何敢相瀆？不要取笑。」節庵道：「治晚並非取笑，都是朝廷百姓，食毛踐土，同受國家生養之恩，苦樂自宜均受，怎

見得鄉紳衿士就不該當差？老父台不必疑心，今歲運糧竟是治晚去便了。」縣官改容起敬道：「聽兄議論，真仁人君子心腸，別人

點著他，尚有許多推諉；兄憐念窮民受苦，慨然願去，可稱難得。竟遵命便了。」節庵便叫家人遞過認狀，問了起運日期，起身辭

出。

　　斯時，合縣盡知，都說道：「今年解糧，蔡節庵一力擔承，窮乏民戶不至吃苦了。」這幾個點出得免的，猶如閻王殿上降了一

道赦書，多歡喜個不了，方想起借貸之時再作商量之語，就有自己解運的意思了。有親友走來埋怨他道：「我們叨列紳士，與凡民

不同，縣官不來纏擾，也是向來舊例。老兄何為破起例來？」節庵道：「我們紳士宜享安身，難道平民獨該被累的麼？看他們妻離

子散，自己心上也打不過去。況借此北行，瞻仰帝都壯麗，也未始不可。」親友見他說得冰冷，便不來攔阻，都暗地裡笑他：「好

好住在家中不好，倒去擔著干係，水陸奔馳，自尋苦吃！真正是個呆子了！」

　　再說節庵一到起運時，收拾行囊，多帶些盤費，跟了數十名家人，將領解的糧米裝載停當，別過縣官，辭謝了餞行的親友，起

身上路。一眾船戶水手，厚給工食，不時還有賞賜，人人歡喜，個個竭力，有風使帆，無風扯纖，過了長江，渡了黃河，安安穩

穩，晝夜無阻。

　　一日，路過東昌，因風大難行，泊舟城牆下，舟中無聊，思欲上岸散步散步。走出船頭一望，只見同歇者船隻無數，忽聽見隱

隱哭聲從鄰舟出，聽去甚是悲切。節庵心中不忍，遂從別號船上，一隻一隻尋將過去，直尋到那只哭泣的船上。推篷一看，只見一

人年紀約三十來歲，白淨面皮，坐在艙內涕淚交流，哀號欲絕。節庵便向他拱手道：「老兄有何不如意事，如此哀痛？」那人見有

人過船來，停住了哭，起身拱手道：「長兄請坐。弟有急事，一時無可擺佈，所以寸心如割。有勞兄長過問，深感，深感。」節庵

問道：「兄有何事悲苦，說與弟聽，或分得些憂愁，亦未可知。」那人正在有苦難說的時候，巴不得向人告訴。又見節庵面貌是一

正經長者，今來問他，遂將心事一一細說，道：「小弟奉家父之命，載煤壓船，往京師貨賣，不料昨日接得家信，知父親病在危

急，日夕思念小弟，命即回去一見。弟得此信，恨不插翅飛去，無如貨物拖身，程途又遠，急切不能到家。若再遲留，父有不測，

是長抱終天之恨了。意欲留貨在此，又無人可托。況出門時所帶只有來時盤費，貨尚未卸，歸路無資，轉輾思量，進退兩難，故爾

悲痛。」說罷，流淚滿面。節庵道：「人生最重的是生身父母，病中思兒，必當速速回去。若貨無可托，此亦易事。我本運糧至

京，兄若見托，將貨船交代與我，一齊帶去，到京中發賣；發賣之後，本利一並奉繳。不知老兄放心不放心？至盤費不敷，更為易

處，囊中尚有餘資，可以相贈，愁他則甚？」那人聽了，連忙倒身下拜，道：「兄肯為弟周全，是極好的了。我輩相交，一見如

故，貨物有何不托？」節庵扶起道：「既承相信，不知貨物若干？原本若干？一一說明，方好接受。」那人道：「貨物十大船，原

價二萬八千兩，有細帳可查的。」節庵又問：「盤費需用多少？」答道：「百金夠了。」

　　於是兩下重新通起姓名籍貫來，才曉得那人姓房，名之孝，住居山西上谷縣。之孝忙即喚集船戶，將貨物點清，細賬交付。節

庵一面收下，一面送過盤纏二百兩。之孝交代過後，歸心如箭，巴不能即刻到家，連夜謝別起程往山西去了。按下不表。

　　再講節庵在東昌擔擱一日，明早風順，隨即開行，米船煤船一齊進發。在路又行了月餘，已到通州，好往總漕衙門投遞文書，

倉場管糧廳過米色，使用了些銀兩，立即兑收。但回批尚須守候時日，因思自通到京，不過四十里路，兵部於少保素係通家世誼，

理合進謁，兼可打聽煤價貴賤。痛了幾個牲口，帶了隨身童僕，趕進京來，一面借了寓所，一面就到少保府中參見。

　　其時，景泰登纂，少保秉政，正值國家多故。少保盡心王室，日夜勤勞，朝廷倚他若左右手一般，一應軍機大事，皆出一人主

張，生殺在握，權勢赫奕。真所謂：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。」伺候求見者，車馬紛紛，冠蓋接踵。節庵以故人往見，投進名貼。

少保平日素重節庵為人，即請相見，留入書房，問問家鄉光景，並別來如何，現今有何事來京。節庵備述解糧來由。少保口稱「難

得」，也把京師近日情形說了一番，又道：「糧已解到，可以放心。只是近來煤少，未免焦勞。」節庵道：「現帶煤船十隻，可以

濟得急用麼？」少保大喜道：「如此最好。」

　　你道京師口語說：「燒不盡山西之煤。」此際何以短少起來？只因也先犯順，天順皇帝已被他擄去，又連次殺入居庸關來，逼

近京師，帝都幾至失守。虧了於少保扶立景泰，執掌樞機，號令嚴明，用兵有法，諸將盡皆用命，各處緊要關口，皆遣重兵守得牢

牢的。也先亦知中國有人，不敢深入。然一經兵革之後，人民逃散，田野荒蕪，出煤的地方盡在山西，其時路塞未通，京城正乏煤

用，兵民惶惶。遠處地方聞知京城被圍，准敢運來貨賣？你想煤是煮飯吃的，可一刻少得的麼？今聞節庵載得煤來，所以大喜，遂



差人運交煤廠，悉照時價給發。

　　節庵一算本利，除去二萬八千兩原本，反餘了十萬有餘，自忖道：「看這姓房的不出，到有如此造化。然必須送到他家裡，才

為不負所托。」住了二十多日，得了回批，遂辭別少保，竟往山西一路而來。

　　再說房之孝，自與節庵別後，急忙到家。其父患病在牀，正在想念兒子，一見之孝歸來，心中大喜，病就去了一半了。之孝盡

心調治，病勢頓減，不上半個月，已能起身行動，漸漸復舊了。一日，父子正坐堂中，說起販煤之事，多虧蔡節庵一力擔承，才得

趕回見父。正在感念不已，只見家人進來報導：「德清蔡相公已到門首，欲見主人。」

　　父子大喜，之孝急忙趨出迎進。相見後，一邊說別後之事，一邊謝周全之誼。節庵聞知其父病痊，作揖稱賀，遂言及：「東昌

一遇，見托貴物，吾兄有福，除去本銀外，竟獲幾倍利息。」叫家人將載來銀子，一捆一捆，盡行扛進，堂中擺得滿滿的。又將細

帳一本送過，道：「請兄收了。」之孝愕然道：「弟承兄愛，代為經營，在弟得本已夠，其餘十萬餘金，皆是吾兄之物，如何反教

小弟收起來？這是斷不敢領的。」節庵道：「前弟所以擔承者，實見吾兄思親念切，欲全兄孝心，非為謀利而然。若使分文染指，

是一謀利小人了，兄亦何取乎弟？兄若推卻，反看輕小弟了。」

　　正在你推我讓，只見之孝父親走出。兩下見過禮，便向節庵稱謝道：「小兒承兄厚誼，周全回來，已感激不淺了，如何又將餘

利見賜，怎好承受？但屈兄遠臨，待愚父子稍盡地主之情，然後再講，如何？」吩咐家人設席相待。節庵上坐，父子陪飲。因問家

人道：「蔡相公行李如何不發進來？」節庵道：「行李日落客店，因在外日久，明日就要起身，不必移動了。」之孝父子道：「這

個如何使得？就不搬來，現成鋪蓋，也要屈兄在此停留數日的。」節庵見他父子堅留，送來的銀子，必有許多推卻，假意應道：

「既如此，小弟今夜暫住店中，明日搬來便了。」之孝信以為真，也不相強。飲至掌燈時候，辭別回寓。之孝欲送至寓所，再三推

住而別。

　　節庵歸至店中，略睡片時，才交半夜，便叫家人收拾起身。家人們道：「相公要起行，這十萬多銀子，竟盡送與他了？」節庵

道：「本是他的本錢，利錢自然也是他的了，何用多說。」家人道：「如此，白白裡替他辛苦一場了。」節庵道：「你們辛苦，我

自有賞，豈可破費他人財物？」家人不敢再言，悄然竟去了。

　　及至明日，之孝走來回拜，並要邀請至家。店家回說：「已去久矣。」悵悵而返，稟知父親。其父道：「如此輕財仗義的人，

真世所罕有。難道讓他獨為君子不成？我自有道理。」今且按下不表。

　　再說其年浙省大荒，米價騰貴，德清亦被災歉，百姓嗷嗷，餓殍相望。節庵一聞荒信，忽忽趕回，見德清人民流諏顛沛，心中

老大不忍，傾家所積，倡義賑濟，救活飢民不知多少。自歸家後，為了救荒的事情，又忙亂一番，偶因身子勞倦，坐在家中節養。

門上忽通報導：「山西房相公來拜。」心下大駭，忙叫請入書房，整衣出見。

　　敘過禮後，節庵道：「長途迢遞，辱承降臨，深幸，深幸。但兄侍奉老親，今為何事反遠離膝下？願乞賜教。」之孝道：「自

兄去後，家父日夜記懷，特命小弟到府相候，送還告假二百金，兼送煤上利息奉還。」節庵笑道：「弟若肯受，當時就已領賜，何

至不別而行？兄今又送來，可謂太不憚煩了。」停了一回，之孝行李銀子一並發到節庵家來。節庵只是不肯收受。推來推去，放在

之孝臥起的書房內，當夜設酒款待。

　　到了次日，之孝即要起身，節庵留住道：「難得吾兄遠來，暫停數日。敝邑雖是荒僻地方，觀玩觀玩風景也好。」之孝見堅留

不放，只得住下。用過早飯，同往街坊遊覽，信步走到縣前，只見縣門口枷者累累，個個鶉衣百結，憂愁滿面，妻子扶著，啼哭個

不了。節庵問犯何罪。有人答道：「都是欠錢糧的窮民。年成不好，官府又不准報荒，催科甚迫，只得賣男鬻女完納。完不起的，

在此受枷受責，枯竹裡逼油了！」

　　節庵聽罷慘然，回家嗟歎不已。之孝道：「弟一路來聞知兄長捐粟賑飢，人人感德。但追比之苦，欠錢糧者不下數萬，吾兄雖

有惻隱之心，卻亦無從援手。」節庵道：「雖則如此，看此男啼女哭光景，叫我心上如何過得去？」之孝道：「吾兄真是菩薩心

腸！但才賑飢民，又辦此事，兄雖家道富厚，只恐應接不暇，奈何？我想此十來萬利息，弟既送來，斷無重複帶去之理，兄又決意

不收，何不就將此項代為完納？既免眾窮民之苦，又省了彼此推讓之煩，豈不兩便？」節庵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我兄既不肯收回銀

子，作此義舉，亦是美事。但必須我兄具呈，稟明縣公，方曉得此項銀兩，出自我兄之賜。」之孝道：「這個不必。弟見兄一點仁

心，故作此想，並非欲市名也。」

　　兩個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正讓個不了。適有兩個老友走來，，聞知此事，笑道：「兩位不必爭論，竟是連名縣呈，何如？」二人

依允，便去查明欠數，連名具呈道：「蔡節庵、房之孝願捐銀十萬，代完德清合邑條銀。」知縣見呈大喜，遂將銀子收庫，枷號者

即時釋放，餘欠者盡行免提。一時哄動了一縣人民，人人歡慶，個個稱暢。不惟感激節庵，亦且念誦之孝，稱為「二難」。

　　之孝不待事完，即告別回去。至今房姓為山西望族。節庵壽登期頤，無疾而逝。子中孚，弘治進士，官至福建省御史。孫演

傳，亦登進士，官至吏部侍郎。曾孫奕琛，自進士出身，直做到東閣大學士。康熙庚戌狀元啟尊，壬戌狀元升元，皆其元孫輩也。

科第至今不絕。德清之稱富貴久遠名，蔡氏尤著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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